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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神話在演義小說中之衍變 

黃鈴雅 

國立中正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摘要 

「嫦娥奔月」神話最早出自《歸藏》，是中國流傳甚廣、影響甚巨的神話之一。在

《有夏誌傳》、《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開闢演義》、《歷代神仙演義》與《上古神話演義》

這五本演義小說裡，都同時使用「嫦娥奔月」神話作為創作題材。然由於原始神話本身

的簡略與模糊，導致後代作者在使用神話當作小說情節題材時，產生相當程度的改動。

故本文從嫦娥的形象塑造、奔月的肇因及嫦娥與羿之結局此三個問題出發，探討此問題

在小說情節中的發展與演變，藉以一窺古老神話「嫦娥奔月」如何在後代小說中被重新

詮釋改寫。並在最後結語處歸納出由於時代的流轉、語言的多重詮釋與作者意識的攙

入，是為從神話到小說間影響創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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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神話是先民想像力的跌躍翻造，它的內容雖是非經驗性的，然而卻又真實的凸顯了

在當時時空背景下的生活模式與想像思維，在缺乏文字記錄的遠古時代，甚至可當作史

料的補充。「神話本來就不是固定不變的。它除了在文獻中固定下來的特殊情況外，它

從內容到形式，必然是在逐漸流動、變化和發展的1」。這種只有簡練文字，略具情節架

構的神話，不管其發展演變過程中有多少的想像增補、情節變異、穿鑿附會……，亦或

將故事的角色情節搬弄到不同的文類中獨立發展，在其複雜撩目的敘事體裁背後，還有

多少神話情節的存在？而神話情節是否真構成某一民族相同的文化記憶，這種影響是會

在歷史的洪流中交會壯大，永傳不朽？或是僅被後代作者挪用部分情節，將古老神話內

容「舊瓶裝新酒」，賦予不同的文學意義、時代價值？ 

本文從重述神話上思考，探討後代文人如何利用「嫦娥奔月」神話素材，在「小說」

這種後出的體裁上進行情節的模仿或改動2。明代由於書肆大興，印刷業發達，坊間開

始出現了一批混雜過往神話傳說與歷史傳奇的演義小說，這些小說大抵從收錄舊有神話

較多的古籍取材，收集零碎的上古神話，再用流暢的口語白話改編寫成。這些故事開頭

通常從遠古神話如盤古開天說起，雖然部分內容雜蕪，良莠不齊，尤其多好談神仙怪異

之事，不過也有部份書寫生動且評價較高的作品。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3產生於政

治最黑暗敗壞的明朝萬曆年間，以史為鑑，欲達警世勸善之效

其中，有使用「嫦娥奔月」神話為部分劇情者，雖有相當程度的雷同因襲，然因作

者意識的展現與觀察視角的不同，以及神話本身的變異性，使得故事內容同中有異，異

中有同，呈現紛繁多變的面貌。此外，討論演義小說中對神話的重寫改動亦可印證神話

歷史化4的過程，因為小說創作必需經過作者理解後，將原始神話向讀者重新詮釋，如

此一來，雖然神話情節變得更為合理，然神話也在其過程中逐漸消亡了。

由於「嫦娥奔月」神話本身僅在演義類小說中就有不同發揮與開展，為了避免雜蕪

不菁，又礙於篇幅所宥，本文僅將討論文本放在該類型小說中。又為了釐清神話與小說

這中間錯縱複雜的關係，因此在透過情節比較分析之後，思考此類以神話為題材的小

說，是保留較多原始神話情節？或是融入更多作者意識？  

 

 
1 張振犁：《中原古典神話流變考論》，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年 5 月，頁 1。 
2 據目前筆者所見在演義小說中有關「嫦娥奔月」記載的小說共計有《有夏誌傳》、《七二人朝人物演義》、

《開闢演義》、《歷代神仙演義》與《上古神話演義》共五本著作，編寫朝代自明朝起到民初，皆為章回

體小說。 
3 七人二朝人物演義》共四十卷，作者無考，是一部以眾多人物為描寫對象的傳記小說。其成書可能與《七

十二朝四書人物注釋》（成書約在明嘉靖年間）有關，故為明末之作品無疑。 
4 魯迅先生曾提到中國神話只存片段的原因：「中國神話之所以僅存零星者，說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

民，先居黃河流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不更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

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不欲言鬼神，太古荒唐之說，俱為儒者所不道，故其後不特無所光

大，而又有散亡。」被當作神話歷史化一說的開端。見魯迅：《中國小說史略》，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9 年，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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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由文本的搜羅考究後，筆者發現「嫦娥奔月」神話在演義小說裡往往都只是構

成情節內容的一小部份，並不是整本書的敘述主體。這是因為演義小說大多屬於通史性

質，因此每一回目都各講一個故事，即使是斷代歷史演義如《有夏誌傳》5，在講述羿

與嫦娥部分也僅有一卷的份量。此外，關於嫦娥其人其事則大多依附著羿神話發展而

來，這是因為在演義小說裡，為了達到警世勸善、藉古喻今的目的，羿都被塑造成一位

奔波勞苦、為民除害的英雄，所以指的是堯的臣子偃羿6，而非夏朝時那位殘佞不仁的

后羿（又稱夷羿），故敘述主體都在羿身上，嫦娥本身尚未從配角一躍而成為故事主角。
7即便如此，這些故事對於過往神話還是多有改寫增益，尤其對於嫦娥身分的附會塑造、

奔月動機的推論改編、嫦娥結局的浪漫想像等方面，更是出現與神話截然不同的情節發

展。過往對於嫦娥奔月神話的研究中，多偏重在神話的溯源與月宮主題的建構，關於在

小說裡如何運用神話鮮少被論及，實為一缺憾。故本文以《有夏誌傳》、《七二人朝人

物演義》、《開闢演義》、《歷代神仙演義》與《上古神話演義》作為探討文本，分析

「嫦娥奔月」神話在演義小說中的

貳、「嫦娥奔月」神話背景考述 

一、「嫦娥奔月」神話的原始記載 

研究神話的學者袁柯曾經說過：「不死之藥服了可以長生不死乃至升天成神的大概

只有『嫦娥奔月』一例。8」先民對永生不死的追求與渴望是「嫦娥奔月」神話所透露

的原始意蘊。之後，由於加上其它附會衍申的傳說，又進一步擴大情節內容，「嫦娥奔

月」始成為富有人性試煉、長生渴望、愛情詮釋、月宮想像……等豐富意涵的完整故事，

久在民間盛行流傳不衰，成為中國文學中常見的題材。

最初關於嫦娥奔月的記載其實相當簡略，今可據《文選․月賦》李善注引《歸藏》
9︰「昔常娥10以不死之藥犇月。」11與《文選․祭顏光祿文》李善注引《歸藏》︰「昔

常娥以西王母不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精。12」來看。上述這兩則注文同樣引自《歸

 
5《有夏誌傳》，全稱《按鑒演義帝王御世有夏誌傳》。署為「景陵鍾惺題」，然作者亦為偽托。上圖下文，

篇首記：「大禹受命治水起，成湯放桀南朝止。」總括了故事時代脈絡，其內容主要偏向記載上古神話。 
6 在這五本小說中，僅有《有夏誌傳》例外，該書由於主要講述夏朝的歷史，所以羿不得不設定為有窮式

后羿，但關於羿之傳說，與堯時偃羿仍有交會融通之處。 
7 如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中作者在故事一開頭還特別註明要講述的主角是堯時的偃羿而非夏朝有窮氏

的君主后羿。見文中所述：「然夷羿取名，因自恃善射，有慕於堯時偃羿，故亦取羿為名。夷羿善射，不

過尋常射法，怎如偃羿的神射。今日聊以借題發揮，試講偃羿之事。」 
8 袁柯：《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年。 
9《歸藏》為殷商時候的易經，在魏晉之後已失傳。最早見《歸藏》書名在劉歆所發現之《周禮․春官․

太補》中。由於《周禮》是否真為上古經書或部分為劉歆所偽託，目前學界尚無定論，加上《漢書․藝

文志》沒有出現《歸藏》之著錄，也有學者懷疑《歸藏》之真偽。不過在 1993 年 3 月，湖北江陵王家台

15 號秦墓中出土了《歸藏》，歷來也有不少引書出自《歸藏》，因此該書存有的可能性應該頗大。 
10 關於嫦娥之名有多種說法，另有常羲、尚儀、姮娥、純狐、洛嬪、結璘……等等不同的名稱。 
11 蕭統選，李善注：《李注昭明文選》，台北市︰河洛圖書出版社，1980年，卷十三，頁274。 
12 同上注，卷六十，頁 1293。 



 
 
 
 
 
 
 
 
 
 
 
 
 
 
 
 
 
 
 
 
 
 
 
 
 
 
 
 
 
 
 
 
 
 
 
 
 
 
 
 
 

 

文學前瞻第十期 
 

28  

。 

                                                

藏》，且只有一、兩句簡短的紀錄，但其實已開始出現些微的差異。第一、前文沒有提

到嫦娥的不死之藥從何而來，而後文有了交代。第二、後文之「奔月為月精」開啟了後

人對於嫦娥奔月神話的浪漫想像。因為奔月之「奔」是個動詞，到底嫦娥服食不死藥之

後，是以何種姿態奔月？成為月精之後，又是如何安排她的神仙生活？她又為何變成羿

的妻子？這些還沒有答案的伏筆，都在後來的雜錄陸續有開展想像

至於羿神話本身也為一獨立且流傳久遠的神話傳統，羿本身既為神話人物又為傳說

人物。13自從漢代開始，「羿」與「嫦娥」兩則神話便開始產生合流，如《淮南子‧覽冥

訓》：「羿請不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14從這則記

載開始，故事有了重大的轉變。原來在《歸藏》裡，沒有交待后羿得到不死藥的來歷，

而在《淮南子》中，我們可以知道，嫦娥的不死藥是從羿處「偷」來的，東漢高誘注《淮

南子》就補充說明道：「姮娥，羿妻，羿請不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竊食之，

得仙，奔入月中為月精也。」同樣王充《論衡》記：「后羿善射，從西王母處取得不死

靈藥，為其妻嫦娥竊服，遂得不死，奔於月宮。」15由此更可以確認嫦娥與羿之間的夫

妻關係。 

二、「嫦娥奔月」神話的敘事發展與後來的補充 

嫦娥神話發展至此，事件角色已發展清楚，故事輪廓也可以說大致扺定，接近今日

我們所熟悉的文本，即竊藥－＞奔月－＞成為月精這條簡單的敘事脈絡。雖然截自目前

為止，故事的基本架構已完成，然就文本看來，這些簡短的紀錄其實還有許多的敘事容

量可供承載，許多問題尚未解釋清楚，構成了神話的模糊地帶。例如其一，嫦娥是何方

人氏？她的性情外貌究竟是如何？其二，嫦娥為何要偷藥獨自一人成仙？其三，嫦娥奔

月之後，由凡入仙後的生活情境又是如何？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在神話不見交代，所

以原始文本中的簡短敘述反而讓後人有更多想像開展。上述三點，也正是後來對「嫦娥

奔月」神話補充描寫最多之處，下文先從後世文獻雜錄的記載中，找尋其發展脈絡。 

針對第一點，由於嫦娥的背景資料模糊，令人充滿想像，甚至她究竟是凡或仙也大

有爭論，為了解決這個疑問，後世常見的一種說法便是將嫦娥與月之女神「常羲」16混

而為一，故嫦娥的身分也因此被仙化了，也順而將「竊藥」的動機合理化為羿害嫦娥下

 
13 關於羿的記載，最早可見《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

艱。」帝俊是上古神話人物，這裡很明顯可以看出羿的神話性。同樣在《楚辭․天問》：「帝降夷羿，革

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利玦，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後帝不若? 浞娶純狐,眩妻

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這裡的羿又稱「夷羿」，羿雖然在後來轉變成堯時的臣子，如《山海

經․海外東經》郭璞注引《淮南子》：「堯乃令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盡死。」但仍不減其神話性。

但是在《左傳․襄公四年》裡卻另記載夏朝時有窮氏殘暴而不得民心的首領后羿：「昔有夏之方衰也，后

羿自且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不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羅、伯因、熊髡、龍圉而用

寒浞。」後被其臣下寒浞所殺，很明顯此時的羿變成了歷史上的羿，又稱「后羿」。早在高誘注《淮南子》

時就發現這點，亦特別說明：「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然在後世傳說中，「夷羿」與「后羿」的故事

仍被交雜混淆的流傳引用了，這是神話的歷史化過程中常見的現象。 
14 陳廣忠注繹：《淮南子釋注》，長春市︰吉林文史出版社，1990年，第六卷，頁270。 
15 漢․王充注，清․惠棟批校：《論衡》，台北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金會，1977 年，頁 169。 
16 「常儀」又稱「常羲」，是上古神話人物。她與日母「羲和」同是帝俊的妻子。見《山海經․ 
大荒西經》記：「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常羲生了十二個月亮，正好是一年十二個月。 



 
 
 
 
 
 
 
 
 
 
 
 
 
 
 
 
 
 
 
 
 
 
 
 
 
 
 
 
 
 
 
 
 
 
 
 
 
 
 
 
 

 

「嫦娥奔月」神話在演義小說中之衍變 
 

29  

                                                

凡，嫦娥竊藥僅是為了回歸仙班。也因為嫦娥「成為月精」這句話，後人便將她與月宮

神話一系列龐大的系統聯繫起來。例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有

蟾蜍，故異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

仙有過，謫令伐樹。」17上文記載原與嫦娥奔月沒有相關，然在後來的小說中，也經常

出現此段情節。再如月兔之說，最早見於《楚辭․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

利維何，而顧菟在腹？」18更是與嫦娥神話風馬牛不相及。 

然而這些情節意象都在後來的故事中陸續出現，可見得神話的情節傳播往往都是跳

躍性的思考，不一定要有邏輯可言19，嫦娥、吳剛、玉兔之間唯一有關聯的可能就只有

月亮，但按照神話的思維並不需要處理這三者間是如何發生關係的，所以後來在以「嫦

娥奔月」為小說中心的創作中，作者能夠隨心所欲的擷取素材，再加上自己的文學想像，

讓這個古老的神話題材敘事空間無限的開展起來。 

針對第二點，關於嫦娥竊藥的動機，與她的內心反應。見東漢時的《靈憲》：「嫦

娥，羿妻也，竊西王母不死藥服之，奔月。將往，占卜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

翩翩歸妹，獨將西行，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20這是文獻中首見嫦娥化蟾最早的記載。但是這段文字的重點其實是在為嫦娥竊藥這一

事件，在道德倫理上做解釋說明，試圖將「偷藥」的行為合理化。此處加入了有黃為之

占卜的這一情節，很明顯是後人所疊加上去的內容，而占卜出來的結果似乎是暗喻了嫦

娥竊藥與奔月為仙，都是冥冥中註定好之事。並也透露出嫦娥其實內心也背負著道德良

心的譴責，都已經將不死藥服下了，卻又前往占卜，可見內心的惶恐不安。東漢當時正

是神仙方士之說盛行不衰的時代，又將讖緯之言奉如圭臬，這段紀錄也表達了當時人們

一方面難以抵擋不死藥的誘惑，一方面又期待成仙後的生活能如想象中美好。《靈憲》

中這段記載影響很廣，如《搜神記》中「嫦娥奔月」的記載幾乎全採自《靈憲》21，後

來的小說創作又參考《搜神記》的紀錄，所以這一情節就成為「嫦娥奔月」神話常見的

一種說法。 

最後關於第三點，嫦娥成仙之後的生活究竟如何？由於原始神話中嫦娥拋下羿，獨

自一人奔月，人們便時常想像她獨自一人住在寂寥清冷的廣寒宮內，度過無數長夜。但

也由於這種結局太過悲傷，再加上文人在詩詞創作中不斷美化嫦娥的形象，因此，也出

現了改寫嫦娥與羿夫妻情緣的結局。如明․陶宗儀在《說郛》中引《三餘帖》寫道：「嫦

娥奔月之後，羿思念成疾，正月十四日夜，忽有童子詣宮求見，曰『臣夫人之使也，夫

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釋，明日乃月圓之候，宜用米粉作丸，如月，置室西北方，呼夫人

 
17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見《中國史學叢書資料續編》，台北市：台灣學生書局，1975 年，卷一〈天

咫〉，頁 12 下。 
18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天問》，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頁88。 
19 李維史陀認為：「原始神話正表現出這種非理性邏輯。」見艾德蒙．李區著，黃道琳譯：《結構主義

之父 －李維史陀》，臺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年，頁67。 
20《靈憲》一書為東漢․張衡所著，是紀錄有關天文曆算心得之書，今已亡佚。原文轉自《後漢書․天文

志上》劉昭注引《靈憲》。《搜神記》中嫦娥奔月記載主要來自於此。 
21 《搜神記》中載：「后羿請不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見晉․干寶撰，《新校搜神記》，台

北市：世界書局，2003 年，卷十四，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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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三夕可降耳。』如期果降，复為夫婦如初。」22如此一來，嫦娥故事的部分空白

似乎都被填滿了，嫦娥竊藥有了合理的動機，她與羿的故事也有了較為美好的結局。雖

然這些出現在文人雜錄中的記載多為虛妄假托之言，不過卻成為了後來小說創作中虛構

情節的重要素材參考。 

參、演義小說中嫦娥的形象書寫及竊藥奔月動機 

一、演義小說中嫦娥的形象書寫 

由於在演義小說中，主要描述的都是羿的英雄事蹟，嫦娥是以羿的妻子身分順道提

及，因此在交代背景時往往僅說「羿妻嫦娥」就簡單帶過，不過也有部份文本附會上古

神話的說法，將嫦娥與宓妃兩個原屬不同神話人物合而為一，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

「這河伯神住居水府，管理河道。因新娶了河伯夫人，是宓國之女，名為宓妃，小字嫦

娥。」羿與宓妃的關係早在《楚辭․天問》中就有記載：「帝降夷羿，革孽夏民，胡 夫

河伯而妻雒嬪？23」因為羿與河伯之妻宓妃有神交，因此在小說中就將兩則與羿有關之

女性的故事串連起來，擴大故事內容架構。同樣的在《歷代神仙演義》24中亦是採如是

說：「冰夷25于仲秋上庚日死，靈元不昧，上帝署為河伯，許遣其女弟姮娥，監使者潛

處高粱，暴漲河水。」26由於嫦娥本身在神話裡身世背景空白，而小說敘述卻慣於交代

角色的來歷背景，因此不免假托其他神話，另造新說。 

另外，在最初的神話紀錄中，並沒有特別提到嫦娥的面貌為何，但在後來唐宋文人

騷客的詩詞創作裡多歌詠嫦娥的美貌，加上嫦娥後來奔月成仙，身份為仙女，更加深後

世對她容貌上美好的想像。而在演義小說中裡對嫦娥的想像亦是如此，極力誇揚嫦娥之

貌美，如《有夏誌傳》中記述太康因慕嫦娥之貌美，願以幽州之地與后羿交換嫦娥：「武

觀察得有窮后羿新得戎女嫦娥，色絕天下。他去奏知太康道：『必得嫦娥，天下女子不

足道也。』27在這虛構情節裡的嫦娥，足可比擬褒姒、妲己，是個擁有傾國傾城之貌的

外族女子。 

而在《上古神話演義》28中利用嫦娥出場時的背景烘托描寫，更讓人對嫦娥之容貌

                                                 
22 明․陶宗儀：《說郛》，台北：新興出版社，1988，卷 22 下。 
23 同注 18。 
24《歷代神仙演義》原名《歷代神仙通鑒》，是一部稀見本小說。作者廣泛收集歷代史志、釋道經書與小

涗雜著中所載的神仙故事，連綴點染而成。全書共 22 卷，194 節，1 至 18 卷由徐道編撰，19 至 22 卷由

程毓奇續成，自康熙八年開始編撰，至康熙三十九年刊刻，歷時 30 餘年。 
25 「冰夷」應是「馮夷」之誤，馮夷即指河伯，見《水經注․洛水》曰：「洛伯用以河伯馮夷鬥，蓋洛水

之神也。」 
26 清․徐道撰，周晶等點校，《歷代神仙演義》，瀋陽：遼寧古籍出版社，1995 年，第三節，頁 130-137，

以下若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不再重複出注。 
27《有夏誌傳》，見《古本小說叢刊》第七輯，北京：中華書局，1990 年，卷一，頁 826-831，以下若引

用該書皆出自此本，不再重複出注。 
28 《上古神話演義》作者鐘毓龍歷時八年寫作，是唯一一部近世作品。內容貫穿了四千年間的歷史神話，

以每個朝代重要的人物區分，共四卷一百六十回。寫作意義頗為深刻，宣揚仁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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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羨神往不己，見：「到了第二百夜間，果見彩雲一朵，從空飄下，環珮之聲徹耳，蘭

麝之香撲鼻，仔細一看，原來果然是姮娥，不過裝束和從前大不同了，丰姿態度，尤為

艷絕，老將這時，雖則萬種怨恨，亦說不出。」29，后羿一見到豔絕群芳的嫦娥，即使

心中原有再多的怨懟，都消弭不見了。另外，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裡嫦娥出場之時，

更是利用小說中常見的人物贊筆法，虛構刻劃出一位風姿楚楚，穠纖合宜的絕世美人：

「日映朱顏，風飄素袖，春山拖柳葉，秋水醮明星。霧鬢雲鬟，簇擁一朵高髻，桃腮杏

臉，生成萬種嬌容。弱體果盈盈，不長不短，纖腰真怯怯，非瘦非肥。裙布荊釵，豈是

尋常包裹，蘭姿蕙質，相宜雅淡梳妝。」30由以上的敘述可知，無論小說中是將嫦娥塑

造成自私的背叛者或是滿懷苦楚才不得不竊藥奔月的苦情女子，她的外貌刻劃卻相當一

致，都是典型古代美女的象徵，而這也是現今對嫦娥的標準印象。 

二、演義小說中嫦娥奔月的肇因與動機 

由前言可知，由於神話本身的簡短，構成了後世對於嫦娥竊藥奔月的動機產生多種

詮釋，在演義小說中亦是如此，有將嫦娥刻劃成見異思遷、自私而滿腹心計的陰險女子

者，也有盡力替嫦娥解釋竊藥之合理性，對她投注同情之眼光者。在這些文本中除了《七

十二朝人物演義》明顯的將嫦娥醜化，書寫其竊藥動機不純，僅是自私為己之外，絕大

部分都是盡量美化這個上古神話。因此即使在原始神話中有如：「嫦娥遂託身於月，是

為蟾蜍。」這般因竊藥遭受報應變為醜陋蟾蜍的記載，但在文人愛美之心、不忍之情作

祟下，也盡可能改造傳說，使其形象維持一貫的美好。 

先談在演義小說中幾種合理化竊藥奔月的說法。其一，認為嫦娥奔月乃是順應天

命，合乎陰陽之理。如在《歷代神仙演義》中，因為瀰漫神仙之說，因此也將嫦娥得證

天仙解釋為命該如此，無關善惡。故在文中首先鋪述嫦娥性本良善：「嫦娥小字純狐，

陰為善，不求人知。」後來嫦娥無意中發現羿的不死藥，為了加強嫦娥竊藥的合理性，

此處採用《靈憲》中所記錄情節，亦求卜於有黃，卜之大吉，意謂成仙之事原是冥冥中

自有註定。而羿在發現不死藥被嫦娥吞食之後，東華帝君31又告之曰：「勿怨姮娥竊取，

皆有定數。汝功行已完，合證天仙之位，故藉罡風招來也。」且附會道教陰陽五行之談：

「姮娥藉子之力，居于月府。子曾有功於日，當居日宮，配合陰陽之理。」情節內容既

有附會舊有傳說，又有作者的重新改寫，不但試圖合理化嫦娥竊藥的情節，又蒙上了一

層濃厚的迷信神仙色彩，在「嫦娥奔月」的幾種說法中另創新局，可見作者意識對神話

改寫的主導。 

其二，敘述西王母寄放不死藥在嫦娥處，而后羿勸嫦娥服食之，爾後兩人一起升天。

這段紀錄出現於《開闢演義》32第四十回中。其在「嫦娥奔月」本事的記載中提到：「朝

 
29 鐘毓龍：《上古神話演義》，台北市：國家出版，2000 年，第五十一回，頁 501-511，以下若引用該書

皆出自此本，不再重複出注。 
30 李致忠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北京市：書目文獻，1988 年，頁 132-149，以下若引用該書皆出

自此本，不再重複出注。 
31 東華帝君又稱「東王公」，是上古神話人物，也是道教的仙人之ㄧ。最早可以追溯自春秋戰國時期，為

當時楚國信仰的「東皇太一」神。今略可從散佚之《神異經》、《十洲記》、《洞冥記》中發現其事蹟。 
32《開闢演義》全稱為《新刻按鑒編纂開闢衍繹通俗志傳》，全書共六卷八十回，約九萬字。作者周游，

字仰止，號五岳山人，大致明朝萬曆至崇禎間人。是以上古神話為主的通俗小說，卻又對原始神話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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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回家，見妻出迎。手內執藥丸一顆，光焰閃灼，香氣襲人。羿問曰：『卿所執何物？』

妻對曰：『此長生不死藥也。』」後問其來歷，嫦娥乃說：「仙人西王母憐我孤身獨宿，

夜夜到此相伴。遇月明時則呼侍女搗藥……三日前得一丸在此。命我收起，他去蓬萊探

望東王公，約至半月後到此取討。」33在此作者已將舊有神話中由羿處偷來的仙藥改為

寄放，於是嫦娥無須再背負「偷竊」的罪名，後又言及嫦娥之所以吞下不死藥乃是羿的

主張，見：「既號靈藥，是處可以潛形。何必拘此而自誤乎？」如此一來，嫦娥奔月乃

是順應時勢，機運使然，意圖抹去了嫦娥神話背後主角性格自私的缺憾。 

其三，敘述嫦娥因先被后羿背叛，在傷心欲絕之下，遇西王母助成仙一事，遂為月

宮之神。此見於《有夏誌傳》：「羿性剛，頗能割愛，遂受地而遣嫦娥。嫦娥性巧而貞，

好淨潔，內惡太康之鳩拙，外懼后羿之得地。心中道：『我后羿貪地忘情，不如驀地裡

去窃羿不死之藥，不饑之珠而逃。』」雖然文中不改嫦娥偷竊仙藥之原始劇情，但已試

圖將竊藥之因合理化，以維繫嫦娥正面之形象。而文中西王母對嫦娥所談之語：「我教

羿採不死之藥，正助汝今日成仙之資。」也隱約說明了后羿之所以有緣能得到仙藥，乃

是為了爾後嫦娥成仙一事做準備，誰才真正具有仙緣早在冥冥之中就已註定。 

然而，在演義小說中亦有醜化嫦娥的敘事轉變。如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裡，嫦

娥的形象與上述相較，開始有了巨大的轉變。文中嫦娥的身份本是「河伯夫人」，後因

見到后羿氣宇軒昂，不同凡俗，她為了自己未來的地位著想，選擇棄夫而去。「且說那

宓妃嫦娥自那日同河伯在水面上看見偃羿之後，暗自想道:『觀那少年惟有弓矢隨身，

並無他物，為何有寶光炎上？此人後來必證天府神仙。我如今身居水國，無過是河神，

不若改嫁那人，做個天仙之妻，也得名列上清，煞強如在這水底度日。』」嫦娥之心計

人格在此就被大打折扣了，爾後，她又不擇手段藉機接近后羿，幾近主動求親，全無女

子含蓄婉轉之美德。而羿因因緣巧合求得仙藥，無奈仙藥只有一顆，如此就開啟了羿與

嫦娥兩人間各懷鬼胎、互不信任的人性考驗。「『原來丹藥尚在，如何他便哄我，只說

吃了。此藥既歸我手，豈肯當面錯過，仍留與他。若還分食一半，又恐不甚效驗。』竟

將來併吞入腹。」起先是羿騙嫦娥仙藥已入腹中，而嫦娥在發現仙藥尚在後，原有一絲

要將仙藥分食一半與羿的猶豫，也因人性自私弱點而消逝殆盡。難怪後來羿不禁嘆道：

「天下狠心莫過婦人矣!」 

為什麼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中嫦娥的形像會變得如此負面化呢？從內容考論作

者的寫作動機，發現文中充滿善惡報應之談，其大抵是藉古聖先賢的事蹟，用來警世勸

善、教人為正，意圖借小說針貶嘲諷時事。故作者要將后羿特意的塑造成一位大英雄，

自然是站在后羿的立場來看待「竊藥」之事，借羿因被小人所趁，無法成仙，充分展現

了英雄落寞之遺憾，對照當時局勢來看，或欲托諷滿朝朋比為奸、小人得志之情勢也未

曾不可。 

 

 
改造。而作者為了宣揚佛法靈驗，亦有部份荒誕不經之言。 
33 周游：《開闢演義》，見《古本小說集成》第 122 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年，頁 284-286。

以下若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不再重複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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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演義小說中對竊藥一事的敘述評論有分歧，不過談到為何羿在得到仙藥之

後，不馬上吞食反讓嫦娥有機可趁，倒是採取大致相同的說法。在演義小說中，無論是

正面或者負面形象的嫦娥，其個性都是秉心清靜、澄心定慮、不受塵世干擾的，如《有

夏志傳》：「嫦娥幸喜清涼，心愛這個所在，著實幽雅。」，又如在《七人二朝人物演

義》中：「這嫦娥原靜坐在家，每日清寧，豈只八十一日。」；相反的，羿總是風塵僕

僕、滿腔熱血，斷修蛇、降白龍、誅九嬰，一刻也靜不下來。所以作者不約而同對這段

神話之空白，採用了如下解釋，即服用仙藥者，必須存心靜性，滿一定的時間後，再來

服用使有靈效。見《歷代神仙演義》：「此藥非可易求，即使有緣得之，亦須靜養期年，

服之飛昇雲外。」，又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此藥名九轉還魂丹，服之者先要存

神定慮八十一日，然後吞服，實有效驗，可以長生。」如此一來，羿必然要存藏仙藥滿

一段時間，自然就合理化了竊藥發生的可能性。 

肆、演義小說中嫦娥與羿的結局安排 

一、悔恨 

在神話裡，對於嫦娥在竊藥之後在月宮之生活如何？羿的感受又是如何？其文字是

十分簡約撲朔的，「悵然有喪，無以續之。」這八個字留給後人無限的想像空間。於是

在文人騷客舞筆弄墨之下，想像的空間開始放大了。如李白〈把酒問月〉中：「白兔擣

藥秋復春，嫦娥孤棲與誰鄰。34」日復一日只聽見搗藥的聲音，這種無聲伴隨著寂寥的

身影，將嫦娥的孤寂深刻的表現出來；又李商隱則將重點擺在「悔」字上頭：「嫦娥應

悔偷靈藥，碧海青天夜夜心。35」用孤寂的夜晚，啃蝕著嫦娥的心靈，表現出神仙亦有

難遣的寂寞。 

上述這種帶著淒美的懲罰結局影響甚廣，往後的文人在創作「嫦娥奔月」題材時，

便時常仿效其精神筆法，於是除了在詩中，小說裡同樣有此精神的承衍。如鐘毓龍《上

古神話演義》第五十一回中嫦娥就對后羿說：「要知道神仙做長久了，亦毫無意味，不

過和做人一樣，即如我，而且甚苦，所以我勸你，取消這個念頭吧！」表現出與其做個

寂寞的神仙，不如做個凡人就好，因為有時做仙甚至比凡人更苦，延續著傳統悲涼悔恨

的嫦娥奔月結局。 

二、化蟾 

除了悔恨的結局之外，因為劉向《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36」；《靈

憲》云：「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37」；詩歌〈古朗月行〉亦云：「蟾蜍蝕圓影，

 
34 (清)陳夢雷編：《古今圖書集成‧曆象彙編‧乾象典》第 39 卷第 10 冊，北京市：中華書局，1988 年，

頁 19。 
35 (清)陳夢雷編：《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異典》第 14 卷第 490 冊，北京市：中華書局，1988 年，

頁 6。。 
36 (清)陳夢雷編：《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第 78 卷第 521 冊，北京市：中華書局，1988 年，

頁 37。 
37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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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夜已殘。38」諸如此類記載使得嫦娥故事的結局又呈現了另一種分枝。因為舊聞月

中有蟾蜍，而嫦娥又飛昇到月上，於是嫦娥由美女變成蟾蜍這種可怕的詛咒就產生了。

但是在演義小說中，即使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這般醜化嫦娥的故事中，亦不見此種

結局。反而是盡量將原說法改造，讓故事不再以悲劇收場，如《開闢演義》中敘述其結

局為：「習習欲飛，身輕若雲，遂奔入月宮之內。羿緊攬其衣，隨之而去。妻為嫦娥，

羿為蟾蜍。」雖然同為化蟾結局，不過化蟾者由嫦娥改為羿，同時羿又能與嫦娥同處在

一起，可見作者對嫦娥注入同情的目光，不忍結局太過悲悽，如此一來，故事結局便有

了新的突破與轉變。 

除此之外，還有將嫦娥化蟾之談，解釋成嫦娥在月中，因距離太過遙遠，因此遠關

其外型彷彿像隻蟾蜍，並非是真的變成蟾蜍。如《歷代神仙演義》：「其夜月光皎潔，

遠見姮娥如蟾之小。」這兩種說法都是將舊有的化蟾之談予以改造，展現出小說既能運

用舊有的神話題材，又能翻空造奇之特性。 

三、相會 

雖然嫦娥奔月在神話中是以悲劇收場，且在前人詩詞創作中都是以描寫其孤寂淒涼

之心境為主。但是，就連牛郎織女都能一年相會一次，故在長久以來都偏重記述嫦娥與

羿永世無法相聚、天涯兩隔的情況下，文人對嫦娥不免動了同情之心，續而發展出浪漫

的想像。這在《說郛》中已現端倪，而後代小說如《上古神話演義》：「明朝元宵夜，

乃是明月團圓之日，請你用米粉搓成一個大丸，團如月，放在室之西方，對著它頻頻呼

夫人的名字，如此接連三夕，夫人就可以下來和你談話了。」其情節內容幾乎全然同於

《說郛》所記，僅是將文言文翻成白話再重述一遍。 

除了像這種承襲舊往的情節之外，關於嫦娥與羿相會之說在《歷代神仙演義》中還

有另造新說。前段已有提到《歷代神仙演義》以道教之談、附會陰陽之說，推崇成仙之

傳說，必然會極力美化嫦娥奔月的結局。故在其文本中，不僅是嫦娥成仙，當配月宮；

羿也一併成仙，當居日宮，而日月雖遙遙相對，但嫦娥與羿卻不必永世不得相見。「令

童捧赤苓糕、太陰玄符，謂羿曰：『子食此糕，無畏真陽之火。配此符，可入月府相會。

只可日就月，月不能就日也。』」道教總是好談神秘的法器與儀軌，此處亦同。於是，

在雜染了道教思想的嫦娥奔月傳說裡，結局便成為當羿思念嫦娥之際，只要運用術法，

即可隨時相會。「因念姮娥，趁相望之夜，縱金光自第昇天，飛入月中。……乃為鋸桂

木，采冰瑜，成一所宮殿，令居，題額曰：『廣寒宮』。每夕來會時，陽和充物，月光

分外晶明。」不僅將傳說中嫦娥所居的宮殿「廣寒宮」敘述成羿所造，又隱射了嫦娥與

羿能夠夜夜在宮中相會，無比情濃意和。如此結局，已遠遠不同於過往悲傷的情節，顯

示出在舊有題材下的新變。 

 

 

 
38 同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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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從上述的討論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演義小說對於「嫦娥奔月」神話的描寫補綴主

要圍繞在塑造嫦娥形像，描寫竊藥動機、奔月經過，以及補充嫦娥與羿之結局此三個問

題面向上，顯示其取材運用已突破原始神話之長生不老意涵，使用各種觀察角度，因此

即使在同樣運用「嫦娥奔月」為題材的演義小說中，也能夠呈現出各自不同的敘事特色。 

為何會有這種種的轉變？其中的原因自然相當複雜，也不是經由單一神話的討論就

能夠得到結果的。不過，若僅從本文中「嫦娥奔月」本身的源流探討到演義小說的發展，

我們至少能夠發現以下幾點重要的影響因素。 

其一，時代的流轉。從原始神話的產生，到後來寫成小說，期間跨越了漫長的年代。

期間，社會的價值觀也許不同了，這就會左右神話原始面貌的呈現。最重要的是在後世

不斷對神話重新詮釋下所產生的附會，逐漸的累加在原始神話上，一方面會模糊隱蔽了

神話的真實呈現，另一方面又能夠運用原始素材將神話本身包裝的更為完美。就像演義

小說中所出現的嫦娥奔月神話，光是嫦娥的名稱，就出現多種稱謂，這些名稱都是在後

代文本中逐漸出現的。如此一來，雖然會與原始神話的距離越來越遠，但也同時讓神話

變得更加豐富、合理化、以及有趣了。 

其二，語言的多重詮釋導致情節內容的轉變。使用語言本身就會帶有某種遮蔽性，

而神話又因時代古老，後人閱讀起來頗為不易，於是就開始出現為之做注的情況。就像

高誘注《淮南子》，李善注《文選》引《歸藏》，這些注釋對後人而言又再度是一批新

的材料，如此一來，多重文本就不斷產生了。而後世作者在選擇素材時，就有了不同的

選擇，也就會造成故事情節的差異。 

其三，作者意識的主導。即使採用同一種素材，同一句原文，亦會因作者本身的背

景、思想、意圖……等等因素而讓故事有了不同的轉變。如同樣見到「嫦娥遂託身於月，

是為蟾蜍。」這一句記載，就有羿化為蟾與嫦娥如同蟾之小這兩種全然不同的解釋，而

這完全都採決於作者的自由意識詮釋。又如在嫦娥與羿的決局安排，帶有宣教意味的文

本如《歷代神仙演義》與帶有警世意味的文本之間，就會出現南轅北轍的安排，這又是

另一種作者意識的導入。 

所以，在經過時代的流轉、作者意識的攙入、及語言的多重詮釋等種種變因之下，

原始神話會在後來的小說中產生轉變也就不足為奇了。從嫦娥身份本身的附會發展、竊

藥原因的多種說法到嫦娥與羿結局的改寫轉變，處處都可以見到當原始神話與歷史傳說

結合之後，所謂的「神話小說」僅能維持基本的人物架構，至於其具體敘事內容，則又

變成另一塊文學想像的瑰麗天地，可以任由作者去揮灑、馳騁，開創出另一種文學的意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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